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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华

文 天 祥（1236—
1283），吉州庐陵人，
字宋瑞，一字履善，号
文山，南宋末年政治
家、文学家、民族英
雄。宝祐四年（1256）
进士第一，度宗朝，累
迁 直 学 士 院 ，知 赣
州。元军南下，他曾
率兵万人入卫临安。
德祐二年，任右丞相
兼枢密使，出使元军
议和，因痛斥伯颜而
被扣留，后于镇江脱
险 ，由 海 路 逃 至 温
州。端宗即位，复拜
右相兼枢密使，出兵
江西，不久败退广东，
最终在海丰五坡岭被
俘。被押至元大都
后，囚禁三年，始终不
屈 ，从 容 就 义 于 柴
市。其诗文慷慨激
昂，忠愤豪放，充溢着
至死不渝的爱国情
怀。

文天祥身处南宋
倾覆之际，在生死与
名节的极端抉择中，
始终以鲁仲连为精神
参照与人格坐标。在
其现存诗文中，多次
援引鲁仲连以自比、
自励、明志；后世亦往
往以鲁仲连拟之，以
彰其忠义气节。可以
说，鲁仲连并非其笔
下偶然出现的历史典

故，而是深度介入其精神世界、影响其价值判断与
行为选择的重要人格范式。

一、文天祥的精神偶像为何是鲁仲连

鲁仲连为战国末期齐国人，稷下学派名士，以
排难解纷、功成身退、抗御强权著称于世。其一生
精神风骨，集中彰显于义不帝秦之举：秦军围困赵
国，朝野多欲尊秦为帝以求苟安，鲁仲连挺身而出，
直言宁蹈东海而死，也绝不做强秦之民。他不慕爵
禄、不畏强权、坚守大义，以布衣之身担当天下道
义，这种人格操守，与文天祥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精
神追求高度契合。

在文天祥心中，鲁仲连并非遥远的历史符号，
而是足以效法、可以比肩、精神相融的人格楷模：鲁
仲连义不帝秦，文天祥义不帝元；鲁仲连排难解纷
而辞不受赏，文天祥毁家纾难而不求功名；鲁仲连
宁死不屈于强权，文天祥誓死不背弃故国。南宋末
年士风萎靡、人心动摇，在生死名节的重大抉择面
前，鲁仲连所承载的忠义气节，成为文天祥抵御绝
境困顿、坚守本心初心的精神支柱。正因倾慕其人
格、追慕其风骨，文天祥一生创作多篇诗文，屡屡援
引鲁仲连典故以明志抒怀、自守节操。

二、文天祥诗文中的鲁仲连意象

德祐二年（1276），元军兵临临安，南宋社稷危
在旦夕。文天祥奉命出使元营议和，本欲“以口舌
动之”，劝敌退兵以解国难，却遭元军扣押。后文天
祥伺机南逃，重整旗鼓继续抗元，最终兵败被俘，囚
于大都，直至从容就义。从救亡图存到以身殉道的
人生历程中，他始终以鲁仲连寄托心志、确立自我，
其诗文中的鲁仲连意象，亦随境遇变迁呈现出清晰
可辨的精神轨迹。

出使被拘，以鲁仲连“排秦”自白心迹。
德祐二年（1276），在元军临城之际，文天祥以

右丞相身份前往皋亭山元营谈判，遭元军统帅、中
书右丞相伯颜强行扣留，旋即被押解北上。行至京
口（今江苏镇江），他趁夜脱险，历经艰险南奔，意图
重整义兵，图谋恢复宋室社稷。途中回想出使被
扣、几近殒命，复国大业屡遭顿挫，深感愧对并肩抗
元的故旧战友，遂作《愧故人》一诗：“九门一夜涨风
尘，何事痴儿竟误身。子产片言图救郑，仲连本志
为排秦。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
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诗中，文天祥自陈心迹：自己出使元营，绝非屈
膝求降，而是既想效仿子产以言辞保全郑国社稷，
又想如鲁仲连一样坚守“义不帝秦”之志，排拒强
元，维系宋室。奈何事与愿违，身陷羁困、壮志难
伸，只能满怀愧怍策马南奔，于天高月冷的苍茫途
路间，以孤臣之身暗自悲泣。

亡命南奔，以鲁仲连自誓不屈。
自京口脱险南奔，经高沙遇险，复辗转江海之

间，文天祥一路颠沛流离，屡经绝境，数次濒临死
亡。在生死倏忽、去就未定的危局之中，其精神选
择愈益趋于决绝，鲁仲连的人格范型，亦由此成为
其自誓不屈的重要依托。

在《高沙道中》一诗里，文天祥明志自誓：“使我
先朝露，其事亦复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苍天。
古人择所安，肯蹈不测渊。柰何以遗体，粪土同弃
捐。初学苏子卿，终慕鲁仲连。为我王室故，持此
金石坚。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膻。求仁而得仁，
宁怨沟壑填。”

诗中誓言：纵使生命如朝露般转瞬消逝，其坚
守大义的本心也丝毫不变。他坦言，早年敬仰苏武
（字子卿）塞外持节、忠贞不屈的气节，晚年更倾心
仰慕鲁仲连的傲岸风骨。人生自古难逃一死，自己
宁肯舍生取义，也绝不屈身事元，玷污自身名节与

家国气节。
在《思小村（刘）》一诗中，文天祥咏怀寄慨：“思

我故人兮怀我亲，怀我亲兮思故人。怀哉怀哉，不
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遄
止。鲁连子兮义不帝秦，负元德兮羽不名为人。委
骨草莽兮时乃天命，自古孰无死兮首丘为正。我行
我行兮梦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归，胡不归。”

诗题中“小村（刘）”，即文天祥挚友刘沐，字小
村。京口脱险南奔后，文天祥感伤家国倾覆、故友
离散，作诗遥寄这位并肩抗元、志同道合的知己，借
鲁仲连的高洁气节自比，剖白自己矢志抗元、誓不
妥协的初心。全诗情思沉郁悲怆，既有对故友亲朋
的深切思念，又饱含国破家亡、生死煎熬的苦痛；更
以“鲁连子兮义不帝秦”明志立节，恪守志士立身底
线，宁死不肯屈节事敌、背弃家国大义。

海上漂泊，以鲁仲连隐海之喻寄寓心志。
继高沙脱险之后，文天祥告别陆路奔亡，自通

州（今江苏南通）渡海南下，辗转漂泊于闽广海域。
其生存状态由陆路亡命转为海上流离，与之相应，
文天祥笔下的鲁仲连意象亦生出新的意蕴：其意义
已不再局限于“义不帝秦”的抗敌立场，而进一步延
展为“避世东海”的高蹈人格。文天祥由此在鲁仲
连形象中，既寄托不仕异朝的坚贞立场，亦投射自
身进退失据之际的去就之思。

在《渔舟》一诗中，文天祥写道：“一阵飞帆破碧
烟，儿郎惊饵理弓弦。舟中自信娄师德，海上谁知
鲁仲连。初谓悠扬真贼舰，后闻欸乃是渔船。人生
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昼眠。”

诗作描摹诗人南逃途中漂泊海上的见闻与心
境：海雾迷蒙，飞帆破浪，随行之人见远舟驶来，顿
时警觉戒备、整顿行装。身处颠沛流离的海途之
上，他以娄师德自喻沉稳持重；又生发感慨：鲁仲连
义不帝秦、拒爵隐于海上，而自己心怀忠义、奔走救
国，同样漂泊沧波之间，却孤忠寥落、无人相知。全
诗借海上行舟之景，抒发身世飘零、壮志难酬的落
寞情怀，亦暗含以鲁仲连为楷模、坚守气节、不仕异
朝的人生志趣。

在《怀杨通州》（其四）一诗中，他借鲁仲连“义
不帝秦、避世隐海”的典故，寄寓匡复南宋社稷的志
向：“仲连义不帝西秦，拔宅逃来住海滨。我亦东寻
烟雾去，扶桑影里看金轮。”

文天祥出使元营遭扣留后，冒死脱身，辗转颠
沛抵达通州，得知州杨师亮相助，方由海路乘船南
归，故作《怀杨通州》以感念其义。在组诗“其四”
中，他既推崇鲁仲连拒斥强权、归隐海滨的立身气
节，又以此自勉自况，以“我亦东寻烟雾去”明己行
迹；并愿驻足扶桑沧波之间，坚守大宋正统，殷殷寄
望国运中兴。

大都囚禁，以鲁仲连“大节”坚守道统。
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

坡岭被俘。次年正月，被押解北行途经零丁洋，他
断然拒绝元军劝降，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三
月，崖山海战失败，南宋灭亡；其后，文天祥被押赴
元大都（今北京），开启了漫长的囚禁生涯，直至
1283年正月从容就义。

在身陷囹圄的三年间，面对南宋恭帝赵㬎与降
元旧臣的劝降，乃至元世祖忽必烈的亲自招抚利
诱，文天祥始终矢志不渝、守节不移。幽居狱中的
岁月里，鲁仲连坚守大义、不事异朝的品格，更成为
他安身立命、固守名节的精神典范。

他在《感怀》诗序中，记述了自己被囚禁于燕都
时的心境：己卯年（1279）八月二十四日，他被押解
北上；如今已是庚辰年（1280）中秋过后第九天。回
想一年来的种种遭遇，他感慨万千，遂写下此诗：

“去岁趋燕路，今晨发楚津。浪名千里客，剩作一年
人。镜里秋容别，灯前暮影亲。鲁连疑未死，聊用
托芳尘。”

诗中，他坚信鲁仲连的义士精神从未湮灭，并
以此寄托自己的一片丹心与不灭的志节。

他在《言志》一诗中慨然抒怀：“九垠化为魅，亿
丑俘为虏。既不能变姓名卒于吴，又不能髡钳奴于
鲁。远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连父。冥鸿堕矰
缴，长鲸陷网罟……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
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徇
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诗歌开篇痛陈国破陆沉、生灵遭劫的乱世惨
状。又自叹身世穷途：既不能隐名遁迹、蛰伏待机，
亦不肯忍辱屈节、苟且偷生；既难如商山四皓超然
远引，更追慕鲁仲连义不帝秦、高蹈避世的气节，却
感慨不能效仿其超然身退。他以冥鸿罹网、长鲸陷
罟自喻，寄寓自身兵败被俘、身陷绝境的悲凉遭际。

继而直抒志士立身之志：慷慨赴死本非难事，
从容守义方为至难。仁人志士当怀顶天立地之节，
如地维天柱般屹立不屈，以身殉道、绝不苟生；只要
道义初心不改，其精神自可千古流传、光耀后世。

在《有感》诗中写道：“石郎草草割山川，一落人
手三百年。八州风雨暗连天，三皇五帝如飞烟。人
人野祭伊水边，春秋断烂不复传。白头潦倒今鲁
连，夜深危坐日晏眠。”

诗中，借五代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致使汉
人江山沦丧三百年的屈辱历史，痛陈南宋灭亡的悲
愤现实。面对“三皇五帝如飞烟”的文化断层与礼
乐崩坏，他自比为坚守气节的鲁仲连，在漫漫长夜
里正襟危坐、忧思难眠，以苍凉悲壮的笔触，抒发了
对家国覆灭的沉痛以及对华夏道统的深沉坚守。

在《自叹》诗中，他将自己比作白发苍苍的鲁仲
连，虽然身陷囹圄，但内心依然无比坚定，诗曰：“可
怜大流落，白发鲁连翁。每夜瞻南斗，连年坐北
风。三生遭际处，一死笑谈中。赢得千年在，丹心
射碧空。”

文天祥以“白发鲁连翁”自比，倾诉了身陷北
国、流落天涯的凄凉境遇。诗中，他夜望南斗寄托
故国之思，视连年囚禁与最终的一死为笑谈，展现
出超越生死的豁达。最后以“赢得千年在，丹心射
碧空”将个人命运升华为永恒的精神追求，以赤诚
丹心照亮千古，彰显了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另一首《自叹》诗是文天祥在狱中内心煎熬与
意志坚定的真实写照。诗中，他真切抒发了身陷囹
圄、求死无门的深重痛苦：“门掩牢愁白日过，不应
老子坐婆娑。虽生得似无生好，欲死其如不死何。”
纵使身处生不如死的绝境，他仍以王蠋、鲁仲连的
高风亮节自励，誓在困厄中坚守本心，绝不让民族
气节在磨难中磨灭：“王蠋高风真可挹，鲁连大节岂
容磨。东流不尽铜驼恨，四海悠悠总一波。”

《遣兴·其二》诗云：“东风吹草日高眠，试把平
生细问天。燕子愁迷江右月，杜鹃声破洛阳烟。何
从林下寻元亮，只向尘中作鲁连。莫笑道人空打
坐，英雄收敛便神仙。”

文天祥在诗中抒发了对江南故国与中原沦陷
区的深切愁思。他自知无法像陶渊明那样归隐山
林，只能在尘世苦难中效法鲁仲连坚守气节。在他
看来，英雄在末路中收敛雄心、从容就义，这种舍生
取义的壮举，远比空谈修行的“神仙”更为崇高。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报为赋长
句》曰：“君不见常山太守骂羯奴，天津桥上舌尽
刳。又不见睢阳将军怒切齿，三十六人同日死。去
冬长至前一日，朔庭呼我弗为屈。丈夫开即见胆，
竟谓生死在顷刻。赭衣冉冉生苍苔，书云时节忽复
来。鬼影青灯照孤坐，梦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
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不当年跳东海，空有
鲁连心独在。”

诗中连用颜杲卿骂贼断舌、张巡睢阳死守两位
唐末抗叛忠臣的典故，自喻坚贞不屈的气节与舍生
取义的必死之志。追忆去年冬至前夕，被元廷传唤
却始终守节不屈；转瞬一年光阴已逝，自身身着囚
衣、孤对青灯，境遇凄然。诗人自比囚于渭水的周
文王，又以食周粟而愧对西山采薇的伯夷、叔齐，自
感羞愧；深悔当初未能蹈海殉节，如今唯余一颗如
鲁仲连般坚守大义的赤子丹心，孤自留存于世。

序文传义，以鲁仲连典故弘扬节义。
文天祥不仅以鲁仲连自励，更将其精神传递给

同道。他在为挚友邓光荐诗集作的《东海集序》中
写道：“海南诗而曰《东海集》者何？鲁仲连天下士，
友人之志也。”

文天祥开宗明义：“鲁仲连天下士，友人之志
也”——以鲁仲连“义不帝秦、宁蹈东海而死”之典，
彰友人守节之志。他在序中还特别记述崖山兵败
后，邓光荐“仓卒蹈海者再”的壮烈之举。鲁仲连所
象征的“蹈海全节”精神，既是文天祥个人的心志寄
托，也是他与抗元志士共同的价值追求。

综观文天祥抗元时期的人生历程，在出使被
拘、亡命南奔、海上漂泊与大都囚禁的连续境遇之
中，鲁仲连意象始终相伴相随，却并非简单的静态
援引，而是随身世流转不断深化嬗变：由出使之初
的明志救亡，转为流离途中的节义自誓，继而在海
上漂泊之际寄寓高蹈避世之思，最终于大都囚守岁
月里，凝定为坚守道统的人格大节，并经由诗文序
跋的书写，流布为可传世的精神典范。至此，鲁仲
连已然由外在的历史先贤参照，内化为支撑文天祥
生死抉择的人格范型，清晰映照出他从奔走救亡图
存，走向以身殉道的完整精神演进轨迹。

三、后世对文天祥的鲁仲连化书写——
从人格比附到精神合一

文天祥殉国之后，其人格形象迅速脱离具体历
史语境，而进入一种高度符号化与范型化的接受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后世文人不断以鲁仲连为精神
参照系，对文天祥进行类比、重释乃至直接互指，使
其逐渐完成由“忠臣形象”向“鲁仲连式人格典范”
的转化。所谓“鲁仲连化”，并非单纯的典故援引，
而是通过持续的诗文书写与情感投射，使两种原本
分属战国与宋末的历史人格，在价值结构上趋于同
构，最终形成跨时代的精神合一。

以鲁连之名，指文山之魂。明代余经在《读文
山遗事》中径以鲁仲连指称文天祥、以“秦”代“元”：

“鲁连天下士，誓不作秦民。至死犹忧国，临危岂顾
身。”诗中直接以鲁仲连之名承载文天祥的事迹与
精神。在这里，鲁仲连已经不只是历史人物，而成
为可被直接套用的“人格模板”，文天祥则被嵌入这
一模板之中。

双贤对标，立忠义之坐标。明代汪廷柏《谒文
丞相祠》亦以鲁仲连并举卞壶，共同构成对文天祥
精神气象的诠释框架：“卞壶捐生常祚晋，鲁连誓死
不归秦。”在此语境中，鲁仲连与卞壶分别代表“舍
生取义”与“不仕强秦”的双重价值维度，而文天祥
则被置于二者交汇之处，成为忠义谱系中的集成性
象征。这种并置式书写，进一步强化了鲁仲连作为
道德坐标的规范性意义。

鲁连大节，即文山之本真。明代张家玉《读文
山先生集不觉饮泣集先生句成六绝》之其三云：“鲁
连大节岂容磨，回首中天感慨多。”此处同样以鲁仲
连直接指代文天祥，其情感表达已由历史追忆转向
价值确认——所谓“鲁连大节”，实即文天祥之人格
定性。在这一表达中，鲁仲连也不再是被引用的对
象，而成为对文天祥精神本质的命名方式。

明代文人以鲁仲连代称文天祥，将鲁仲连升华
为恒定的忠义精神范式，文天祥则成为此范式在宋
元之际的现实具象，二者由“借鲁喻文”走向了“文
鲁合一”，最终完成大义不屈精神的跨时代定型与
传承。

综上所述，鲁仲连在文天祥精神世界中的意
义，并不止于典故援引或人格仰慕，而是经历了由
历史形象向价值范式、由价值范式向行为规范、再
由行为规范向自我认同的层层内化过程。至其晚
年，这一形象已深度嵌入其精神世界之中，成为其
生死抉择与出处进退的内在准则。文天祥之所以
能在极端历史情境中始终坚守一贯的道义立场，正
源于其完成了鲁仲连式人格的内在化与结构化转
换，使之成为支撑其以身殉道的精神根基。由此，
鲁仲连不仅作为历史典范存在，更在文天祥身上完
成了跨时代的精神延续与人格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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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伟康

现存三种清代《临清州志》文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
方：有的是因为传抄讹误，有的是因为据史实改正，有的
则是因为“忌讳”。

比如，康熙《临清州志》卷一“职官”记载，崇祯年间，
金堡任临清知州，他是浙江仁和（今属浙江省杭州市）
人，任职时间在苏铨之后。乾隆十四年（1749）《临清州
志》卷八“秩官下”也是这样记载。

但是，乾隆五十年（1785）《临清直隶州志》卷六“秩
官”却记载苏铨后一任的知州“失名”，可籍贯等信息又
很清晰，“浙江仁和人，进士，崇正年任”。崇正，自然是
为了避雍正皇帝的讳，改祯为正。

前后一对比，自然可以认定，这个“失名”的人，就是
金堡。那么为什么他在乾隆五十年的州志中会失去名
字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期间，兴起的
一桩牵连甚广的文字狱——《遍行堂集》案。

金堡，字卫公，又字道隐，浙江仁和人，崇祯十三年
（1640）进士，任临清知州，但很快去职。明亡后，曾举义
兵抗清，旋失败。仕隆武、永历两朝，以敢于直言著称，
因遭弹劾而被贬。后出家，法名今释澹归，在广东韶州
（今韶关市）丹霞山开辟丹霞寺，于康熙十九年（1680）圆
寂。

金堡诗文著述颇多，后来收录成集，就是《遍行堂
集》，此外还有《遍行堂续集》《岭海焚余》等。乾隆四十
年（1775），地方官把《遍行堂集》作为应销毁的书目，送
到京城，乾隆皇帝阅览之后，认为“多悖谬字句”，由此掀
起大案。为该集作序的高纲，因为是旗人，“世受国恩”
却为其“制序募刻”，最为乾隆皇帝所忌恨，因高纲已死，
故将其所有子孙全部逮捕问罪。至于“罪魁祸首”金堡，
尽管已于康熙年间圆寂，但仍然不可能被放过。金堡文
集的刻板，被全部销毁；和金堡有关的碑刻，“业已一并
椎碎”。金堡出家后，长期在广东丹霞山，当地官员查阅《丹霞志》，找到金堡
埋骨之塔、刊刻铭志，全部摧毁。

这件大案持续时间长，涉及人员多，惩罚措施重，是乾隆朝文字狱中最为
严重的案件之一。因此，乾隆五十年所修的《临清直隶州志》，是不可能再保
留金堡的名字了。

金堡任职临清知州是在明朝末年，当时战乱频仍，留下的资料本就不多；
后来又遭此文字狱，大量著述被销毁，以至于金堡的很多事迹难以考证。比
如，金堡到任临清的时间，原本金堡著《临清来去集》，应该有很清晰的记载，
但因为被销毁，以至于他到任、离任时间变得扑朔迷离。

如今，根据现有的一些史料和诗文记载，笔者试图廓清关于金堡的两则
史实，一是关于金堡生于“小除”，二是关于金堡到任临清的时间，本文先来讨
论第一个问题。

关于金堡的生辰，其师弟今辩禅师的《丹霞澹归释禅师行状》（以下称《行
状》）记载最为详细，“师（即金堡）生于万历甲寅小除”。

今辩禅师，俗姓麦，字乐说，与金堡共同受教于天然函昰禅师，有同门之
谊，对金堡可说了解颇深，因此《行状》载金堡生于万历甲寅，应为真实生年。
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

这个说法，也有金堡自己的文章可以佐证。金堡在《刘焕之总戎六袠寿
序》中自叙，“予以戊午夏，将出梅关……时予年六十五”。戊午，即康熙十七
年（1678），此年澹归六十五岁。由此倒推，可知其生于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
二年。

之所以要介绍其生年，是因为还有一则史料，认为金堡生于天启二年
（1622）。现藏浙江天一阁博物院的《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一卷，
明确记载，“金堡……壬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仁和县人。”

《进士三代履历》是古代科举文献的一种，尤其是明清时期，每科进士都
会有这种履历，也有的叫履历便览，类似于档案信息汇编。现存崇祯十三年
庚辰科的进士履历，有两个版本，除了天一阁所藏这版外，还有上海图书馆所
藏一版，内容更加详细，有南明隆武元年（1645）之前各位进士的授官信息。

这两个版本的三代履历，都记载金堡生于壬戌年，即天启二年。之所以
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科举有一股风气，在填报年龄时，往往会故意填
小一些。填报的叫“官年”，真实的叫“实年”，官年比实年小，在当时很普遍，
到康熙年间这种风气依然存在。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官年”就记载：“三
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

确定了出生年份，接下来就要解决金堡真正的出生日期问题。
《行状》记载他生于“小除”。金堡本人的诗文中，有《小除生辰，和尚有诗

垂示，敬赋五言展谢》《满江红·小除夕自寿六首》《小除生辰，止阇黎垂示七
律，侑以瘿盘黄柑，赋答二首》等等，可知金堡确实生于万历四十二年的小除。

小除，就是小除夕的简称。确实有很多地方的习俗，以除夕的前一天为
小除夕，清代顾禄的《清嘉录》中“小年夜大年夜”条目就说，“或有用除夕前一
夕者，谓之小年夜，又曰小除夕。”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
金堡生于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比如，薛涓《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补正》认为，“小除（十二月二十九
日），澹归出生。”江宏《明朝遗民僧丹霞澹归生平考略五题》也认为“小除，即
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种说法，错误有二。
先说其一。查历书可知，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为小尽，只有二十九天。

当年的除夕，即十二月二十九日，小除夕即便真是除夕前一日，那也应该是十
二月二十八日，而不是这些文章中所说的二十九日。

再说其二。有很多证据证明，明朝时小除夕并不是除夕前一天，而是十
二月二十四日。

明代吴楚材的《强识略》卷二“岁序部”记载，“小除夕，世传二十四日，谓
之小年夜。”同属明代的黄秉石，在他的《偶得绀珠》中也说：“廿四为小除夕，
亦曰小年”

明代或许有一些地方以除夕前一日为小除夕，但也有很多地方以腊月二
十四为小除夕，而笔者认定金堡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一则铁证，一则佐
证。

先说铁证。金堡自己的诗文可以作为铁证。《小除生辰，止阇黎垂示七
律，侑以瘿盘黄柑，赋答二首》见于《遍行堂集》，第二首诗作者自注，“先帝圣
节、先公讳日，皆同此日。”也就是说，金堡出生的这一天，也是先帝出生的日
子，也是金堡父亲病逝的日子。当然仅是同一天，即小除夕，并不是同一年。

先帝圣节，指崇祯帝朱由检的万寿圣节，即朱由检生辰。《明神宗实录》载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太子第五子生，命名由检。”与金堡相友善
的王夫之，有一首诗《小除夕写悲，是日为烈皇帝圣诞，先舅氏谭星欹先生亦
以是日生，括众哀为一章》，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佐证，是前文提到的《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
履历》，记载金堡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

因为有了以上证据，笔者认为可以得出结论，金堡出生于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换算为公历是1615年
1月23日。

现在一般著述谈及金堡生年，往往谓其生于1614
年，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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